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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消费者社会以市场为导向，遵循以碎片化和不确定性为特征的“消费伦理”行事，因此导致个体在不断

寻求生命的刺激感和新鲜感的同时，也面临着生活中不确定性风险的困扰。而这种社会现象映射到现代

青年婚姻当中就表现为青年恐婚现象严重。以鲍曼的后现代社会学理论为基础发现：“脱嵌”所带来的

不确定性是青年恐婚的社会根源；“工具理性”造成青年个体情感空置；“信任缺失”导致青年形成爱

情悲观主义。对此婚姻困境现状，提出三条解决策略：一是加强良好家庭引导，确立正确婚恋观；二是

拓展第三空间，缓解工作与生活矛盾；三是发挥儒家伦理，重塑个体间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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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umer society is market-oriented and follows the “consumer ethic” characterized by fragmen-
tation and uncertainty, thus causing individuals to constantly seek the excitement and novelty of 
life, but also face the problem of uncertain risks in life. This social phenomenon is reflected in 
modern youth marriage,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serious phenomenon of youth fear of marriage. 
Based on Bowman’s postmodern sociological theory, it is found that the uncertainty caused by 
“de-embedding” is the social root of youth fear of marriag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creates an 
emotional vacancy for young individuals; “Lack of trust” leads young people to develop love 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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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ism.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arital dilemma, three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first, 
strengthen good family guidance and establish a correct view of marriage and love; the second is 
to expand the third space and alleviat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work and life; the third is to 
give play to Confucian ethics and restore trust between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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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结婚并组建家庭是个人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事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

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1]。但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我国社会经

济的不断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个体间亲近状态逐渐疏远，人际关系呈现出冷

漠状态，为自己而活、关注个人生活质量的观念逐渐为青年人所接受，加之网络媒体所渲染的“渣男”、

“绿茶”等负面形象，使得众多青年对自身婚姻爱情产生了严重担忧和恐慌，“恐婚青年”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 

2. 以“消费伦理”为准则的消费者社会 

法国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于 1970 年在《消费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消费社会”

概念，即“以消费取代生产、一切物品皆符号”的社会，在其中的人们沉迷于外在物质消费，逐渐沉沦

迷失自我，同时主体间关系变得逐渐空虚和冷漠，社会逐渐被物化、异化。“今天把个体当作不可替代

的需要的领域，就是个体作为消费者的领域。”[2]此后，许多社会学家丰富并发展了“消费社会”这一

概念的内涵。 
与“消费者社会”一词相对应的是“生产者社会”，指的是在现代社会的工业化阶段，社会按照劳

动分工的需要塑造个体角色，要求个体以生产者身份参与其中，并使之遵循“工作伦理”——“工作即

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3]——的束缚。在以“工作伦理”为行动准则的生产者社会当中，人类行动

者的道德情感逐渐与其行为相分离，继而使得这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规律性和可预测性，这让个体

在其中获得了短暂的安全感，但随之而来的是“用他治的、外部强制的伦理规则取代道德自我的自制责

任”[4]，造成个体对确定性权威的依赖。“消费者社会”指的是近现代(late-modern)、次现代(second-modern)
或后现代(post-modern)阶段，社会按照消费者角色塑造社会成员，并要求个体以消费者的能力参与其中。

“消费者时代的来临，意味着社会整合的核心统治模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消费者冲动和使行为服从

于快乐的倾向都不必受到压抑，他们不必被严加看管”[5]。消费者社会要求个体遵循“消费伦理”即社

会个体应具备永远求新、求变以及永不止息的欲望，并在纷繁复杂的选择面前依据自己的理性做出判断，

并为之负责。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发展，以持续稳定性、逻辑一致性为主要特征的工作伦理

消失了，指向快速更易的消费美学支配着当代人的认同模式，社会事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快速的进

入到公众视野当中，同时也以更快的速度沦为过时。因此，每个当下的认同都是暂时性的，“人们只需

轻轻地拥抱它们，确保一旦放手它们就消失不见，以拥抱下一个更新、更鲜艳或未曾尝试的新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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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此种社会之中，消费并不仅仅指一种个体外在行为，一方面，消费是个体确立自我认同的重要方式；

另一方面，消费又是组织起社会规范的核心概念。故而，以“消费伦理”为价值指引的个体需要直面现

代生活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并在转瞬即逝的选择中做出自己的判断并对其负责，而这势必会对青年

人的婚姻爱情观念造成巨大冲击。 

3. 消费者社会中青年恐婚的原因 

以“工作伦理”为行为准则的消费社会带来了世界的“去幻(disenchantment)”，将个体从“正好属

于他们的、几乎无法想象可以偏离的角色和处所”[6]当中解放出来，使得人们能够具有更多的选择权，

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个人崇高目标的丧失使得其只顾眼前生活而失去了更为宽阔的视野。这反应到当代

青年身上就表现为他们必须面临脱嵌、角色分化以及信任的缺失等社会问题，而这些因素势必会导致青

年群体对自身未来婚姻产生严重恐惧心理。 

3.1. “脱嵌”：青年恐婚的社会根源 

进入 21 世纪之后，伴随着我国社会交通日益便利，人口的流动性也在不断增强。人们可以利用便捷

的交通去往各个地方，同时可以依靠自身劳动在自由市场获取大量财富，实现自由且富足的生活，但在

个体不断“流动”的同时，其地方性特征也在不断弱化，个体逐渐从传统的家庭共同体中“脱嵌”出来，

不得不面临消费者社会所带来的一些困扰，如无法预知的失业风险、激烈的市场竞争、迅速变化的环境

等。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就很容易陷入焦虑和恐慌当中，而其原生家庭也无法为之提供恰当的安抚，甚

至成为束缚个体的枷锁，久之，个体就会逐渐丧失对组建新家庭的向往。 
一方面，不断流动的消费者社会带来了个体与原生家庭的脱离，导致个体安全感丧失。在传统社会

当中，原生家庭往往充当着避风港和引路人的角色，当家庭成员遇到困难时，能够通过长者的指引或成

员之间的交流协商获得解决方案；同时，家庭成员之间的学习、工作、生活往往相对较为接近，因此各

个成员之间的互动较为频繁，这就有助于增进其亲密感。然而，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交通便捷

度的提升，人群之间的流动性也在不断增强，人们往往脱离原生家庭去往更具活力的大城市，这就造成

家庭成员之间产生距离进而造成情感疏离。在大城市中，人际关系逐渐弱化，相对稳定、充满人情味的

人际关系被以金钱或财富为评价个人能力的“法宝”所取代。这种评价标准既导致社会人群对财富的疯

狂渴求，又导致传统社会充满温情的家庭共同体丧失，使得家庭对个体吸引力在逐步下降。另一方面，

“脱嵌”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加重了个体对生活的焦虑，导致青年对未来稳定婚姻生活担忧。在消费

者社会中，由于“脱嵌”导致人类行为的后果变得不可预测，“在行为和行为的后果之间有一个时间上

和空间上的巨大鸿沟，我们不能用我们固有的、普遍的知觉能力对此进行测量——因此，几乎不能通过

完全列出行为结果的清单去衡量我们行为的性质”[4]。这也就造成了个体需要直面生活中的不确定性风

险，恰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言“风险具有预期现实性，它的位置被未来取代了，不存在的、想象的和虚

拟的东西成为现在的经验和行动的‘原因’”[7]。这就导致个体需要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应对未

知风险上，当自身稳定、完满生活都变得困难的时候，更遑论爱情婚姻了。 

3.2. “工具理性”造成青年个体情感空置 

现代社会由于理性力量的推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作为一种“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

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

的目的”[8]的工具理性的片面膨胀造成了社会以追求高效率、高收益为主要目标，不断压榨个体自由时

间，忽视个体的情感和精神价值。爱情作为一种需要男女双方进行长久、持续且无私付出的情感力量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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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与以效率和利益为目标的市场逻辑格格不入，爱情在现代社会变为一种“消费品”——“意味着消耗

殆尽，时间性和短暂性是其内在特征”[3]。在以高效为目标的市场经济裹挟之下，伴侣关系被严重侵蚀，

人们更加看重即时性回报。青年人在极具梦幻般的感觉中体验着爱情的猛然降临，同时也经历着爱情的

迅速消退，这就导致青年对爱情产生麻木感，丧失对未来婚姻的期待。 
工具理性支配的市场经济除了压榨个体自由时间之外，还进一步导致个体不再担任一种稳定、持久、

连续的职业，而是承担着多重身份角色，如：一个人可能兼具司机、快递员、教师、售货员等多种身份，

“在工作基础上构建终生身份，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至少在目前，除了少数高技能、高特许职业的从业者

外)是死路一条”[3]。个体被随意地贴上不太持久、容易剥离、可随意更替的标签，在社会中扮演着多重

身份角色或集合身份(Aggregate identities)。个体的多重身份角色带来了道德责任的分化，一个人在工作

和家庭中的道德表现愈发难以整合，人们只能看到其生活中的一个侧面，并对他人品德做出部分评价，

如：一个工作上勤勤恳恳、认真负责的人可能在生活中充满暴力与冷漠，或者与之相反。因此，作为以

部分品德示人的青年在爱情初期可能不会察觉到对方身上的缺点，但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身上的缺点

会逐步暴露，进而导致青年对爱情的失落，造成个体情感空置。 

3.3. “信任缺失”造成青年爱情悲观主义 

在消费者社会中，伴随着社会流动性和碎片化的加剧，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逐步由自我无条件的

为他者负责的“为之存在(being for)”状态转变为自我对他者保持冷漠或视而不见的“与之共存(being with)”
状态。由这种“与之共存”状态所产生的他者就是“陌生人(strangers)”——既不是邻居也不是异类或者

更准确地说既是邻居又是异类。这些陌生人与个体之间“在社会(空间)上很远，然而在物理(空间)上很近”

[4]，也就导致青年异性之间虽然可能在同一公司或学校当中，但却将彼此之间交流较少甚至将对方视为

一种危险的存在而相互戒备，因此，“交流的代理人和对象注定要保持令人惊慌的飘忽不定和危险，注

定没有成功的保证”[4]。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之下，从前那种车马慢、一生只爱一人的细水长流式爱情已

经变得可望而不可即，年轻人在一次次相识、相知、相爱的过程中逐渐感受到“陌生人的相遇是一件没

有过去的事情，而且多半也是没有将来的事情”[9]。造成青年人对于“陌生人”持一种怀疑、戒备、不

感兴趣的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对其情感态度价值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导致大多数青年对爱情

持一种悲观主义态度，认为与其将金钱、时间和情感浪费在逐步了解一个多半没有将来的陌生人身上不

如直接结婚，然后逐步培养感情，确立信任感，更有甚者开始有一些怀念过去包办婚姻，同时我们也可

以看到以恋爱为主题的电视剧开始朝向“先结婚后恋爱”方向转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青年真

实存在的爱情悲观主义。 

4. 现代婚姻困境的应对策略 

“消费者社会”遵循的是以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为特征的“消费伦理”，人与人之间是互为对象的关

系，他人对自我来讲是没有过去和未来的陌生人，同时消费者社会中充满了无限选择性和刺激感。在这

种社会境况之下，青年很容易陷入自我认同的缺失以及无节制追求新鲜感的漩涡，自由却孤独。若想舒

缓当代青年对婚姻的恐惧，助力其步入婚姻殿堂组建幸福家庭，就必须寻求能够弥合个体与消费者社会

间张力的有效策略。 

4.1. 加强良好家庭引导，确立正确婚恋观 

在当代社会，消费主义盛行，人们逃离了伦理法典的权威性和确定性牢笼束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多元化道德抉择，但与此同时也将个体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当中。这就导致青年人在生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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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他们逐步与原生家庭脱离，受到以追求效率和利益为目的的工具理性的潜移

默化影响，导致青年在人生当中考虑更多的是自身利益，体现在婚姻爱情当中就表现为一味索取，一旦

遇到困难便转身逃离。爱情婚姻领域中的不良现象就极易在现代社会当中不断蔓延、发酵并由此引发巨

大恐慌，使得青年人不再相信爱情的纯洁与美好。当代青年人逐步意识到“纯情”之不可能，继而由在

婚姻中对情感追求转变为对物质利益的强烈渴求，同时片面夸大了家庭对于个人的束缚作用，弱化了家

庭给予其成员的温暖。因此，这就需要发挥良好家庭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帮助青年看到婚姻家庭中美好

生活的一面，加强对青年婚恋观的正确教育，逐步克服利己主义思想。个体在追求婚姻爱情的过程中需

要兼顾物质利益与精神需求的统一，物质方面的考量固然重要，但若仅仅以此为目的结婚只会导致“大

难临头各自飞”。 
因此，青年人应当综合运用自身的理性与情感能力，运用理性思维去正确评估婚姻中的风险问题，

同时也要顾及自身情感，意识到在消费者社会“我们必须作为我们自己的道德代理人去行动”，在爱情

当中主动承担对他者的责任。除此之外，媒体不应当过分夸大家庭内部矛盾，给青年人贩卖过多焦虑，

应当为青年人注入健康、良好的婚姻关系以便促进个体积极健康发展的意识，缓解青年恐婚状况。 

4.2. 拓展第三空间，缓解工作与生活矛盾 

第三空间理论(Third Space Theory)最初是由后殖民主义学者霍米·巴巴(Homi Bhabha)通过分析后殖

民理论的文化身份概念时提出的。在他看来，第一空间是指本土文化，第二空间指殖民者所带来的文化，

第三空间指在两者交汇融合地带所形成的一种“间性空间(interstitial space)”。霍米·巴巴指出第三空间

“既非内在也非外在，既非单一权威也非多元权力，既非殖民世界也非被殖民世界(我者或他者)，而是之

外的某物”[10]。之后，爱德华·W.索亚(Edward W. Soja)进一步发展了第三空间理论，他指出第一空间

以关注具体的形象为主，第二空间则主要指人的精神想象空间，在此基础上他引入了“第三化”和“他

者化”的视角来构建第三空间，构建了一个超越了“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融构了物质生活和精神

想象的“差异空间”，并且具有开放性和共时性的特点[11]。由此观之，在现代消费者社会很有必要构建

第三空间，通过第三空间的构建来缓解工作(物质)与生活(精神)之间的矛盾，为社会青年团体提供一个可

以供其休闲、娱乐甚至满足其精神需求的公共空间。只有通过构建“第三空间”才能够既保留青年人的

个性，同时又为激发个体的公共性提供平台，帮助青年从繁重的、复杂的、多重身份中解脱，使其基于

自身的兴趣、爱好与他人进行交往，帮助青年尽早获得自身情感的归宿。总之，一方面，第三空间可以

缓解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矛盾，让个体回归完整自我；另一方面，第三空间能够扩展青年交际圈，为消费

者社会中的青年提供暂时性依赖，缓解其精神焦虑，又可以帮助青年认识新异性。 

4.3. 发挥儒家伦理，重塑个体间信任 

在以“与之共存”为个体间交往关系的消费者社会当中，个体往往将他者视为一种危险的“陌生人”，

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深深的戒备和不信任，这就导致青年对婚姻爱情充满了悲观主义色彩，因此，有必要

重塑个体间的信任，帮助青年树立爱情乐观主义精神。而在儒家传统文化当中则强调了个体要以“‘人

同此心’的方式用共在经验的机制想象陌生人作为他者的存在，并且以晕轮模式制造一种同理和同情的

共在感”[12]，因此，有必要在现代社会当中重新唤醒儒家文化中“亲亲为仁、以孝为核心”的儒家伦理

要义，发展一套基于亲情的跨世代平衡的道德权利与义务[13]，将人际交往的实践作为个体自身修养的一

部分，使个体以“投身和切近”的方式去理解“对面的陌生人”，逐步在这个充满了碎片化和流动性的

社会当中树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进而将陌生人消融于日常生活当中。只有这样才能够帮助年轻人恢复

信任，并树立起为他者负责的个体道德意识，在爱情婚姻过程当中主动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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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家庭是社会的起点和基础，只有家庭幸福社会才能安定。作为一名社会公民，我们应当充分

重视消费者社会中的流动性、不确定性以及个体间信任的缺失等问题的深刻影响，深入探究当代青年恐

婚现象的背后根源，并针对此种问题提出应当在加强良好家庭引导，帮助青年确立正确婚恋观的同时，

充分发挥第三空间和儒家伦理的作用，缓解角色分化所带来的矛盾，重塑个体间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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